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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瓦机组发电，总工期为 7.5 年。

金 安 桥 水 电 站 基 本 建 成 后， 我 于

2010 年底应聘到三峡集团公司下属向家

坝水电站工程建设部担任技术咨询工作，

一晃快五年了。

回顾在清华园求学时，蒋南翔校长、

校系领导和许多老师经常教育我们，在校

要打好基础，走向社会要为祖国健康工作

五十年。当时感觉到五十年是多么漫长的

岁月啊！没有想到少年时一个小小的梦想

牵引我走进清华园，大学毕业即参军入伍，

后又回到生我养我的三峡，参加三峡工程

的论证和建设管理。退休后，我没有停止

跋涉的脚步，来到金沙江中游和下游，为

长江流域水电能源开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

工作，不知不觉半个世纪 50 个寒暑春秋

就这样过去了。

总结自己平凡的一生，我首先要感谢

清华给予我们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严格的教育与培养，给

予我们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与培养，

使我们走入社会成为建设国家、服务人民

的有用之材。回顾人生，我没有做出什么

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平凡的工作 , 但我一生无悔，我的信念

就是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不嫌弃其大小，

不嫌其工作性质重要不重要，努力尽自己

之能去学习，去探索，去做好。

每个人都会有梦。在我的人生里，一

个类似“鲤鱼跳龙门”的梦境最值得回味。

我家住在福建莆田一个农村小镇。母

亲务农，父亲依靠小五金手艺挣钱养家。

自从我有记忆开始，家中日子一直过得很

艰难。1949 年 8 月 21 日莆田解放，一支

部队进驻小镇，给小镇带来了新气象。采

买农副产品的军人待人和善，买卖公平，

与本地百姓和谐相处。部队有一位参谋叫

刘炳钧，是北京人，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

常常为部队事务与家父来往。他慢慢地教

会我父亲用普通话说锤子、剪刀、铁皮、

锁头和焊接等，还常把一些五金修理活交

给我父亲来做。刘参谋常与父亲促膝谈心，

来往如兄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也对他

充满了敬意和信赖。

1952 年六一儿童节那天，我戴着红

领巾去参加庆祝活动。回家时，远远地看

到刘参谋就在家门口，面带微笑望着我。

他抱起我，大声地问：“小鬼，长大后要

做什么？要不要做工程师？”那时候，我

们吃了上顿没下顿，哪里懂这些。望着他，

我只喃喃地表示了肯定的意思，但不清楚

工程师是什么。接着，他认真地对我说：

“长大去北京，去读清华大学！”那时，

读小学五年级的我根本不知晓大学的事，

不过，我听到了“清华”二字。按照方言

发音，“清华”与“青蛙”近似，“青蛙”

就成了我心中的梦想，是刘参谋在我幼稚

的心田里播下了清华梦的种子。今天想来，

我的清华梦是怎样实现的

○邱国霖（1965 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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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参谋会不会是当年从清华走出的南下干

部呢？

小学毕业后，我考入城里中学，眼界

也提高了，藏在心中的“青蛙”情结也在

不断增大。终于有一天，在中学图书馆里，

我看到了印在杂志上的“清华”字样，我

的心一下子被激荡起来。初中毕业保送本

校高中后，我学习更加勤奋，一直暗暗用

“清华”二字鼓舞自己。我的数理化三门

功课经常考到 5 分，开始跻身班级前列。

有两件小事在同学中曾传为趣闻。第一个

笑话是“我在清华饭厅的饭罐牌已经写好

了”。原来本地寄宿生在校用餐时，用来

装饭的容器是一个陶罐，学生把淘好的米

装入饭罐，由厨娘集中放入蒸笼。为了识

别，饭罐上要挂一块写明餐桌和序号的竹

牌，这就是“饭罐牌”。有了它，学生就

可以在学校膳厅里就餐。而第二个玩笑竟

是“我在清华教室里的座位已经排好了”。

同学们好心开玩笑，谁也没有见过大学，

只好用眼前的情景去想象。

进入高三，对清华的向往已经装满我

的心头。在我追求梦想的人生关头，幸运

地遇到了物理老师戴琼华。戴先生本人年

轻时曾因交通受阻，失却进入大学深造的

机会。她在教学中，特别擅长启发学生的

思维，鼓励学生根据自然定律和逻辑关系，

科学地进行推导和演算。她曾经在苏联宇

航员加加林上天飞行后不久，在科普宣传

周会上，演绎经典的第一宇宙速度，同学

们听后啧啧称奇。她常常教导学生，要树

雄心，立壮志，做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

的人。

戴先生指导学生填报高考志愿，学校

要求学生按照试填、复填和正式填报三个

阶段进行。升学去向事关重大，我必然征

求家父的意愿。父亲当然明白，让我去省

外特别是几千里以外的北京读书，他要承

受极大的经济负担。家中沉重的生活压力，

由父亲一人扛着，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他

的无奈。因此，填写升学志愿对于父亲和

我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所以，在前两个

阶段志愿表格里，我都没有填报清华。

眼看就要正式填报了，在这关键时刻，

戴先生对我进行了开导。她深邃的目光

透过近视镜片注视着我，她用温和的口

吻说：“好男儿志当存高远，应该拼一下。”

又说：“大学里设有人民助学金，会帮助

困难学生的。”她鼓励我为了心中的梦想

要勇往直前。她的一番话说得我热血沸腾。

我不再犹豫，我不能眼看着与梦想失之交

臂。接着，她用教师专用的红笔，改写了

我的第一志愿（见下图）。就此，清华正

式成为我的最高选择。

1959 年 7 月上旬，我和同学们参加

了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8 月 16 日，

邮递员送来了由清华大学缄封的新生录取

通知书（见

右 图）。 家

父 剪 开 信

封，一下倒

出一大叠材

料。 那 个

信封的封套

上，考生通

讯处和考生

姓名是由学

校预先安排

考生自己书

写的，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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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就认出来了。平时少有笑容的父亲，

手里捧着清华的录取通知书，高兴地对

我说：“真的要去读清华了，咱家世代

还没有出过大学生呢！” 

此时，戴先生在为我把握了人生方向

之后，继续给了我宝贵的资助。北上进京

前，她亲手为我翻制芦花枕芯，外配白底

红花枕套；带我在城里棉花店，定制了冬

天使用的棉褥子。高考后，我身体很虚弱，

担心到校体检不合格而被取消入学资格，

心里非常紧张。戴先生一方面安慰我，一

方面亲自步行到医院，询问体检方面的要

求。然后，让我夜宿在她家，待次日清晨

留取第一口吐痰，送去县级医院做医学检

查，直到结果正常为止。出发那一天，她

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不但要用功读书，而

且还要用心报国。然后，她站在车站广场

的一角，望着长途汽车缓缓开出，目送我

渐渐离去。那一刻，她对我的关爱永远地

定格在我的心头。

9 月 6 日，我乘坐迎新校车进入了梦

寐以求的清华园。从农家子弟到清华学子，

从追求梦想到实现心愿，我感到自己是世

界上最幸福的人。1965 年清华毕业后，

我参加国防建设，从事航天事业，为发展

军队装备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当我看到自

己参与研制的导弹，准确击中目标时，身

为一名清华人我感到无比自豪。

1959 年秋，我从湖北孝感高中毕业，

抱着攻克尖端科学的理想，考取了清华大

学工程物理系。开学后听系主任何东昌宣

布，工物系将从当年起改为 6 年制，我心

里有些着急，因为我们都盼着早点毕业出

去工作。既然已经进入了“工程师的摇篮”，

那就慢慢“摇”吧，反正 6 年后就会成为

工程师。

6 年清华学习生活是紧张的，也算是

非常愉快的。我们学习了相当于综合大学

物理系科的数学、物理课程，又接受了多

门工程课程的教学训练和政治理论课的教

育，还有工农业劳动锻炼，学校希望我们

坚持“又红又专”的发展方向。毕业后的

工作实践也证明，清华人具有坚实的理论

基础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965 年，我被分配到二机部兰州 504

厂，专业完全对口。然而，由于“文化大

革命”，这个由“苏修”援建的工厂派系

斗争非常激烈，工厂秩序大乱，我们这一

届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不能按照正常程序进

厂上班。这期间，国家核工业发展计划大

起大落，导致我们毕业后五年都没有接触

业务工作。1971 年，我只好调出了核工

业系统，到化工系统从事同位素应用技术

的研究工作，这与我学的重同位素分离专

业大相径庭。化工行业的同位素应用技术

是要研制出一种能探测射线的电子仪表，

再配以同位素放射源安装在工业设备上，

通过射线与工业生产物质的相互作用机

理，检测出工业生产参数，供生产过程控

制用。这完全是一门新技术，教科书里没

有学过。因此，最初接触业务工作感觉一

头雾水，深感改行带来的困惑。

科技人生 50 载

○吴礼才（1965 工物）


